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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是江苏的一座古邑，

美食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

文化。其中如皋烧饼堪称一

绝，才出炉时，香喷喷，脆酥

酥，借用一句如皋方言，真是

“打嘴也不丢”。如皋还有句

老话：如皋人的一天是从烧饼

开始的。正是这日复一日的

饮食偏好，大量如皋方言得以

幸存至今。

从食材说起，如皋烧饼最

考究的是会用到“老酵”，这样

做好的烧饼起酥松软，入嘴掉

渣。其中奥秘，说来有趣。如

皋小麦穗儿长，颗粒大，磨成

面粉调成老酵，擦酥其中百揉

千压，由此粉脂均匀混合，十

分味美。旧时如皋人常做一

种只擦入酥油不包馅料的烧

饼，《如皋方言词典》取其音，

称之为“若烧饼”。我倒是听

有文化的老人说过，可以写作

“爇烧饼”，似乎更有道理。烧

饼是在炭炉、草炉中烤出来

的，正是“爇”的本义。“爇烧

饼”之所以香，是因为烧饼的

制作者要用手千捶百压“老

酵”，才会形成美妙的口感。

压要靠“响子”。所谓响子就

是做烧饼用的擀面杖。不过

响子有别于普通的擀面杖，中

间是圆筒，两边是细长的把

手，在“老酵”上滚起来，会发

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故而得名

“烧饼响子”。

馅料方面，如皋烧饼以萝

卜丝与猪油渣最具特色。如

皋北郊盛产一种白萝卜，汁多

甘甜，有俚语流传甚广：如皋

萝卜赛雪梨。猪油渣如皋话

中叫“脂油渣”。“黑皮猪，白油

渣，烧起来香喷喷”，如皋西

乡、泰兴东乡出产一种东串

猪，黑皮肉美。黑皮猪的油脂

熬成“脂油渣”，再包入烧饼

中，味美至极。

在烧饼烹制过程中，还有

一个方言“炕”，如皋人读

hàng，即烤的意思。“炕烧饼”

是指将烧饼贴入炉中，由下方

的草炭烘烤。老师傅“炕烧

饼”，都很有耐心，时刻关注炉

中温度，温度若低，容易“塌

炉”——掉下炉底；温度若高，容

易烤焦。做好烧饼，并非易事。

老酵、爇烧饼、响子、脂油

渣、炕、塌炉等，一串串方言土

话，让如皋烧饼香气中飘出了

一股股文气，不负如皋历史文

化名城的美誉。

江苏如皋烧饼中的方言传承 □彭伟

四川人有一些关于“钱”

的俗语，折射出不少有趣味的

民间文化因素，很有“嚼头”。

“钱啊钱，命相连”。这条

俗语流传广泛，因通俗易懂、

押韵流畅而深受群众喜爱，常

见于年长者的嗟叹之中，可见

由来已久。

“鬼想钱，钗秧田”。这条

俗语也作“乱想钱，钗秧田”。

更多反映出一种劝勉，意为：

与其胡乱地想钱，不如好好栽

自家的秧子。而“乱想钱，钗秧

田”更多的是一种讽刺，意为：

秧田里没有钱，你想钱没有找

对路数，即没有走正道。

“整钱好似针挑土，使钱

好像水推沙”。在四川方言

里，“挣钱”又被戏称为“整钱”

或者“找钱”；“花钱”称为“用

钱”或者“使钱”。用针挑土，

所获甚少，以此比喻挣钱之

艰；四川河流密布，各种河湾

遍布城乡，四川人把水流冲刷

的回水的河湾称为“回水

沱”。回水沱里，一浪可卷起

万千沙，以此比喻花钱之快。

“亲兄弟，明算账”。过去的

四川，同宗一族常聚居在一处，

形成以姓氏为主的城乡地名。

这是“四川人，竹根亲”的深刻体

现。但认亲是一方面，涉及到金

钱时，仍是“亲兄弟，明算账”。

川人说“钱” □黄晨旭

四川童谣很多。有些童

谣既有趣又有益，让娃娃们笑

着受教。

“虫虫儿虫虫儿飞哟，飞

到家婆门口来。家婆门口有

棵菜，吃得家婆喊乖乖。”

“天老爷，快下雨，保佑娃

娃吃白米。白米甜，白米香，

今年不得饿莽莽。”

“排排坐，吃果果。果果

甜嗦嗦，娃娃乐呵呵。”

“天上星星亮晶晶，一闪

一闪眨眼睛。我同姐姐抬

头望，一颗两颗数星星。星

星密，星星多，数来数去数

不清。”

“金瓜瓜，银瓜瓜，田头瓜

棚摘瓜瓜。瓜瓜打到小娃娃，

痛得娃娃喊妈妈。”

“花脸巴儿,偷油渣儿,婆

婆逮到打嘴巴儿。”……

有些童谣既幽默又现实，

让人笑中带泪。

“正在好干活，太阳往下

梭。赶忙搓根绳，套住往上

拖。”

“刺梅花，顺墙爬，搭起梯

子看婆家。公公年十九，婆婆

年十八。大姑才学走，女婿还

在爬。但愿女婿早长大，结了

莲蓬谢了花。”……

而有些童谣既搞笑又好

玩，让人忍俊不禁。

“妖精妖怪，不吃酸菜。

听到碗响，跑得飞快。”

“干筋筋，瘦壳壳，一顿要

吃八钵钵。”……

这些童谣，你唱过多少，

还记得多少？

童谣 □陈艳红

“大雪天把篾编”是川北

农谚。是说大雪封山，通往田

地的路被皑皑白雪覆盖，没法

到野外做农活，农人就在屋里

做篾活把篾编。

川北农村竹源丰富，有

“门前千竿竹，能顶万贯金”的

说法，当地农民依竹而居，家

家有片竹林。修长的竹子、青

翠、茂盛，可编篾器。做篾活

已成为农民的习惯，我从小耳

濡目染，能用篾刀、篾条、篾丝

编出各种类型的实用农具。

大雪天里，我就坐在街檐

下矮板凳上，左手拿竹条，右

手握篾刀，将竹篾经纬交织，

不时和院子里的男人们边摆

龙门阵，边交流做篾活的技

法。那天，我编雨帽，雨帽工

序比较繁杂，先要到竹林里选

材，砍回竹子，把竹子的一头

斜支在墙角，一头栳在肩上，

用锋利的篾刀在头口平分破

开，用力一拉，碗口粗的慈竹，

就啪地一声脆响，裂开好几

节，顺着刀势使劲往下推，竹

子噼啪噼啪像燃鞭炮一样劈

开了。经过打节、开条、起篾、

剖丝等一系列工序完成备

料。带皮的叫青篾，最结实，

再起叫黄篾。从青篾到黄篾，

我能起出六层篾片。接下来，

用篾刀、锯子、凿子，砍、锯、

切、剖、拉、撬、编、织、削、磨、

穿、锁、扎、套等技法细心做篾

活编雨帽。雨帽直径为80厘

米，分3层，里、外层用竹篾编

织，中间夹棕叶，从顶尖发散

至边，篾条匹数越多，防雨越

强，然后合拢用篾条锁边收口

编成，再用桐油漆过，就会经

久耐用，管过十年八年。

我们那里只有慈竹和斑

竹。慈竹质地细腻有弹性；

斑竹材质坚硬有韧性。干农

活的农具比如背篼、箩篼、筐

子、筛子、撮箕、戽斗等都是

简单、粗糙的农具。慈竹为

篾丝，斑竹做筋骨，经得起

压、撞、磨等强力劳动。在编

织过程中，用多根篾条围绕

襟子篾片，压一挑一或敲二

压三的技法相互交错扭转编

织。在农村那些年，我一有

空，就手捋篾丝横纵交织，一

来一往地编背兜、淘篼、撮

箕，想编啥就能编啥。

每当大雪纷飞，遥望窗

外，我总会想起那难忘的篾编

岁月。

大雪天把篾编 □肖洪江

“唀皮刮脸”是成都方言，

意思相近的说法有：“死皮赖

脸”“纠缠不休”“扭到肇”……

小娃娃在大人面前“唀皮刮

脸”，伴有撒娇成分；成年男子

在女人旁边“唀皮刮脸”，往往

是秀亲热。

老同事刘师傅读小学五

年级的孙子，迷恋网络游戏。

星期天，几家人相约在农家乐

耍，大人正在打麻将，刘师傅

的孙子就在旁边唀皮刮脸地

扭到他，“爷爷，把手机给我耍

一会儿嘛……”“去找奶奶拿

给你。”“她那个老年手机又打

不起游戏。”“你一天到黑只晓

得玩游戏，作业做完没有？”

“早就做完了！”“做完作业看

书切。”

几十年前，成都东郊某厂

分来一批大学毕业生，其中三

十岁出头的小王还未找到对

象，他看上了同时入厂的一个

美女。那阵刚进厂的大学生，

都要到车间去实习一段时间，

再分配到技术科室。小王每

天上班就去那美女旁边，不是

端茶送水，就是帮打下手，唀皮

刮脸围到那美女转。结果，日

久见真心，有情人终成眷属。

唀皮刮脸 □梁功勋

四川方言中有些表述眼

神及其引申含义的方言词语，

生动形象，颇为有趣。

打望：指踮起脚尖，甚至

手搭凉棚，到处张望；也指心

有所图，眼睛到处乱盯。小李

跟着师父进城为一个门店搞

装修，与店主讲好，活路要做

巴适，计时付工钱。可小李耍

性大，就爱停下手中的活路望

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过路人。

店主忍了他多一阵，实在看不

下去了，就喊明叫白地跟他

说：“年轻人，街上过路的美女

多得很，你看得完呐？一天只

顾到打望，耽搁了手上的活

路，我要扣你工钱！”店主用

“打望”这个方言词，简洁而生

动地把小李傻呆呆地看美女

的样子形象地表现出来。

打飞眼儿：即飞眼传情。

一个“飞”字，把那种轻狂、飘

忽的目光描绘得很传神。

打晃眼儿：一般有两种意

思，一是指心有旁骛，分心走

神眼瞟其他地方，注意力不集

中。早先，乡下的有些老师不

说普通话，上课时发现有的学

生分心走神，眼光飘忽，就会

招呼：“哎，大家眼睛盯到黑

板！莫打晃眼儿咯！现在讲

的是关键，你不细听清楚，等

哈儿做不起作业哟！”二是指

干扰、分散别人的注意力，使

其转移该专注的东西。许牛

娃是个二恍恍，这天他又做了

件错事，遭他老汉儿老许理

抹。他支支吾吾往一边扯，想

搪塞过去，老许吼道：“你娃儿

莫扯谎来打我的晃眼儿，你做

那些哈事情我清楚得很，你休

想蒙混过关！”

打望 □夏孟珏

川渝方言里面的“衩衩裤

朋友”，逗是指小娃儿穿开裆

裤时就认识的朋友。

人人都是从娃儿过来的，

哪个没得几个衩衩裤朋友。

每天擦黑我会到公园去

散步，看到好多小娃儿天真烂

漫地做游戏，捉迷藏，耍得开

心，让人艳羡，仿佛我也回到

了快乐的童年。

小时候，我们住的平房，

一家挨一家，大家都是一个单

位的。那阵每家几乎都有三

四个娃儿，我和小开、毛儿、

黄河天天在一起耍，形影不

离。我妈说，我一哈跟勒个

割孽，一哈又在那里戳笨（捣

乱），千翻惨了，经常有人来

告状。我们虽然三天两头打

架割孽，吵吵闹闹，但车个

背，一哈哈儿，又嘻嘻哈哈在

一起耍。哎，哪个叫我们是

衩衩裤朋友呢！

后来长大了，大家各奔东

西，渐渐没得来往了。偶然联

系上了，说起儿时那些糗事，

忍俊不禁，笑死个人。我妈妈

90岁大寿那天，黄河和他妈来

朝贺。几十年没见的衩衩裤

朋友突然见面，大家热情握

手，开心叙旧，格外高兴，好亲

热哟。

现在大多数城里人都住

进楼房，虽是邻居，天天照面，

却嘿少有以前那种亲热的关

系了。不像我们小时候，衩衩

裤朋友一大堆，好耍得很，令

人怀念。

衩衩裤朋友 □陈世渝


